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復夢
第十二回  皮老爺無心獲盜　祝公子有意鄰船

　　話說包勇來到村中，見土房草屋不多幾家。路旁有幾個蓬頭赤腳小孩子，騎一個大羊在那裡吆喝玩笑。看見包勇騎著大馬，都

瞅著他嘻嘻好笑。包勇問道：「有個衙門在那兒？」內中一個大些的孩子用手指道：「那拴著大牛的門裡就是衙門。」　　包勇聽

見，下了牲口，拉著走到巡司衙門前，只見滿地下都是些牛糞，牆上貼著一張告示。上寫著道：

　　東鄉鎮分巡廳加三級紀錄五次皮為再行嚴諭事：照得本廳自蒞任以來，署中屢次失竊。該弓役、保甲人等，並不認真緝捕，自

相推諉，以至該賊肆無忌憚。後又於初五夜間，乘本廳醉後，該賊率領多人挖牆入室，竟將內宅各處地方衣服、首飾等項席捲而

去。並偷去大豬二隻、火腿一條、醃雞三個、拜匣一個，內有當票四十五張。該賊等膽敢藐視，實堪髮指。除據實申詳查辦外，合

行再為嚴諭。為此示諭該弓役、保甲人等務須上緊實力，將該賊等一並人贓緝獲，送廳究辦。如若得錢縱放，一經查出，立即鎖拿

治罪，斷不寬恕。該役等須各凜遵毋違。特示實貼署前。

　　包勇看完告示，不覺呵呵大笑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怪不得這老爺姓皮，真姓得合式。」一面笑著，往裡就走。只見迎面來了一

人：光著腦袋，一張焦黃精瘦的刮骨臉，蓬蓬鬆鬆的一嘴花白黃鬚；穿一件無領不藍不黑七通八補的單布直裰，一隻魆黑稀破白布

單襪，拖著兩片無跟青布破鞋；手裡拿著個半邊缺嘴的砂弔子。抬頭看見包勇。問道：「你找誰的？」包勇道：

　　「我要來見老爺的，你們老爺可是姓皮？」那人點頭道：「姓皮，名字叫做皮仁。」包勇問：「是那裡人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可

不知，聽不出是那裡口音。我瞧他履歷是議敘出身，應天府人。請教大太爺尊姓？打那兒來？要見咱們老爺有什麼話說？」包勇

道：「我叫包勇。送禮部柳大老爺的靈柩、家眷回廣東，路過此處。剛才在前面樹林邊遇盜，特地來見老爺，要當面說話。」那人

聽說，嚇了一跳，答道：「我就是本衙門的書辦，姓張。咱們這官府聽見了賊都還害怕，不要說是強盜。

　　上司行下來緝捕文書堆如山積，他連瞧都懶得瞧，成天家在上房陪著太太喝酒，任什麼事也不管。大太爺，你只瞧我這樣兒，

就知道了。」包勇道：「門上的爺們是誰？」老張道：「門上就是大少爺，是他承繼的兒子，叫做皮求，任什么兒更不懂。

　　這件事，我對大爺說，他父子兩個最怕人熏，還怕人發狠。你到了門房裡只管大嚷大叫，把官兒鬧了出來，不怕他不出點子

汗，鬆不得一點勁兒。我去打酒，回來聽你的信兒。」包勇會意，一直進去，見兩旁東倒西歪有幾間房屋，滿地長的都是青草。三

間大堂設著公案，看那桌上的灰。倒有一寸來厚。包勇將牲口拴在廊房柱上，隨向東邊走。到門房往裡一瞧，見一個後生仰面躺在

炕上，手裡拿本《西遊記》，正念到大鬧火雲洞，豬八戒去請觀音菩薩。包勇叫道：「門上是那位二爺？」那後生聽見吃了一驚，

將書放下，轉過頭來看見包勇，一面坐起問道：「你是那兒來的？」包勇道：「我姓包，送禮部柳大老爺靈柩、家眷回廣東，路過

此處。剛才離衙門不遠，被強盜打劫。

　　家眷、靈柩都在前面等著，我特來見老爺說話。」門上的見包勇說話硬頭硬腦，走過來陪笑說道：「大爺請坐，我們敝上人連

日身子不快，不能出來，一切事務都不能辦。況且盜案，更該到縣裡去報才是。」包勇瞪著兩眼大嚷道：「你這話就胡說！現在你

們該管的地方被盜，你們不管，要你這官兒在這裡幹什麼？盡叫你們住著不要錢的房子，陪女人喝酒的嗎？白吃了朝廷的俸祿，本

身職分緝捕的事務不管，單學會了喝酒，這一方的百姓是替你家會酒帳的嗎？你叫他打聽打聽我包大爺是誰！叫他別裝糊塗，快快

兒出來見我，或者還有好處到他未定；若再推三阻四的，不要說他是皮仁，就是他是個鐵人，我也要擠扁了他！你快些進去回罷，

大爺還要去趕路呢，沒有這樣大工夫在這裡等他！」門上的見包勇來得凶狠，想來這件事下不去，只得到上房通報。誰知皮仁已入

醉鄉，正在好睡。皮求著急，對他媽說，現有一人在外如此如此的這麼一件事，快些叫老爺起來。那位太太將嘴一咧道：「什麼要

緊，人家被盜與咱們什麼相干？叫他到縣裡去報。」皮求著急道：「我的老太太，我剛才叫他縣裡去報，惹他瞪著眼罵了一個難，

只差要打。」

　　那太太道：「既如此，叫他寫張報單來，再出四兩銀，咱們替他去報。」皮求急的跺腳，說道：「我的媽！你怎麼這樣糊涂！

現在他們家眷都在道兒上等著呢。」娘兒們正在說話，包勇在外等的著急，大喊大叫，漸漸嚷到上房來了。娘兒兩個忙將皮仁推

醒。皮仁閉著眼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皮求將如此這般尚未說完，只聽見隔院子的那一帶板壁，被包勇一腳踢去，不覺驚天動地的一

齊倒了。皮仁嚇了一跳，酒也驚醒，一翻身起來，趕忙跑出院子。皮求也掙著同了出來。包勇正在大叫，皮仁忙走上前去，說道：

「這位就是包二太爺嗎？請到書房去坐。怎麼跑到我的上房，又將板壁踢倒，這是什麼話呢？我雖職小，也是朝廷命官，難道一點

理法也沒有的嗎？」包勇道：

　　「這位就是皮老爺？你倒別拿這話來熏我！老爺說是朝廷家命官，難道朝廷叫老爺睡著做命官的嗎？」皮仁見包勇說話結實，

辭色甚厲，只得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我一時亂話，包二爺休要動氣。請到書房坐下，我再領教這被盜的緣故。」包勇道：

　　「天氣快晚了，太太們車子在道上等著呢。我也不及同老爺細談，就站在這裡說兩句罷。我們剛才走到對過的這樹林裡面，跑

出十幾個強盜，都騎著快馬，手中拿著器械，前來打劫。被我們一頓鐵鞭、彈子打傷了幾個，掉下馬來，現在俱被拿住，餘外的四

下跑掉。有一個為頭的強盜呢，是受傷跌下馬來，被馬拖死。那幾個都還活著，請老爺去瞧瞧。我交給老爺就要下店，天快黑了。

」皮仁聽說心中大喜，忙答道：「我就去立刻吩咐門上，就去傳弓兵、保甲伺候，趕忙備馬。」一會工夫將皮仁樂了個使不得。包

勇心下明白他樂的緣故，肚裡暗笑，且不說破。

　　不一會，門上來回都已傳齊。皮仁同包勇走出大堂。包勇看見三四個弓兵同那兩個保甲，都是大風吹得倒的，看了甚覺好笑。

那個姓張的書辦，也站在面前。包勇問道：「張先生，你們鎮上有歇店沒有？」老張道：「歇店沒有。只有一個武秀才劉家房子寬

大，院子裡歇得下車。也常有官府們來往趕不上正站，借他家住一宿。」包勇道：「很好。我就煩張先生，拿這裡老爺的一個帖兒

去致意，說柳大老爺的家眷，只有一輛篷車，趕不上站，借住一宿，飯食自備，只用他的柴水鍋灶等項，明日重謝。我還有事同老

爺商量，不能到站上去了。」皮仁道：

　　「很好。你就拿帖子去說一聲罷。」老張答應就去。皮仁在大堂上牲口，前面一對弓兵喝道。包勇拉著馬走出大門，騎上跟

著，出了村口用鞭子指道：「那裡就是。我先去伺候。」說著，磕開牲口飛奔而去。轉眼之間，早已來到車邊。

　　柳太太娘兒兩個見天已昏黑，四面荒涼，急的要死。雖有大奶奶壯膽，到底是個女流，地下又捆著幾個強盜，等著包勇再也不

來，玉友心中也很著急，只不好說出口兒，勉強安慰太太。

　　這會兒看見包勇到來，就同得了恩赦一樣，歡喜不小。包勇對夫子們說：「咱們到村裡去過夜，明日多走幾里罷。」下馬到車

前，回過太太同大爺們放心。只聽見吆喝著「皮老爺來了」，一直走至車邊，勒住馬問道：「那位是柳少爺？」柳緒聽見，忙要下

車，皮仁忙止住道：「少刻再見罷，先給老太太請安道驚。」又問包勇道：「那位馬上的是誰？」包勇道：「那就是少奶奶。剛才

這幾個強盜是少奶奶打下來的。」皮仁大驚，說道：「敝治這幾個強盜一時冒犯，少奶奶受驚了。玉友道：

　　「幸在老爺的境上，得以保全性命，不然還不知作何狼狽。」皮仁無言可對，只得答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全仗少奶奶大力。」

包勇道：「天色已晚，請皮老爺將強盜收去。」皮仁道：「我的衙役沒有幾人。同包二爺商量，叫幾個抬材的夫子幫著抬到衙門

去，這裡只須留幾個人看著靈柩，太太的大車只管趕到村裡先去歇息。」包勇道：「皮老爺說的甚是。」吩咐趕車的，將車吆喝著

往前先走。張玉友騎馬跟大車。包勇叫那些夫子用材上小槓，同著弓兵將幾個強盜抬著，跟皮老爺送到巡司衙門，餘下的夫子看靈

柩。一群人都往村裡抬來，不一會俱來到東村鎮口。

　　包勇將馬催開，先進村去，那大車還在前面等候。包勇到衙門口瞧見老張，叫他引路。走了十幾家門面，就是劉秀才家。



　　將車一直趕進去，見很大一個院子。上面一帶有十幾間住房，東邊一溜都是廂房，兩邊是馬棚、牛欄。院子裡站著個三十來歲

的人，戴著武巾，穿一件青紗窄袖單衫，係一條三寸寬的鸞帶，蹬著雙衝頭皂靴，在那裡指手畫腳的照應。玉友早下牲口，柳緒下

車，夫妻兩個端條板凳扶柳太太下車。老張對包勇道：

　　「那位就是本家劉大爺。」包勇聽說，趕忙回過太太。柳太太命柳緒過去見禮道謝。劉秀才趕忙過來拜見太太同大奶奶。吩咐

小子點上一枝紅燭，照著太太們進去。屋裡面一個大炕，倒很乾淨，四面裱得雪白，桌椅台凳都收拾的很好。包勇卸車，柳緒夫妻

幫著搬運，小丫頭只好扶著太太，拿個手巾痰盂而已。

　　包勇正在料理，聽見有人找張先生去說話。老張對包勇道：

　　「那件事總在晚生身上，只要求包大爺照看晚生。」包勇道：「你盡力去辦，交給我，不用多說。」老張點頭，一直來到衙門

裡。剛走進大堂，遇著皮求說道：「老爺在簽押房等你說話，再也叫不來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同老張進去。皮仁坐在裡面，見老張進

來，對皮求道：「你去小心照應強盜，多傳幾名更夫，休要偷懶。」皮求答應了出去。

　　老張走到桌邊說：「老爺叫書辦？」皮仁道：「我叫你來商量辦個詳稿，咱們竟給他連夜一報。我的意思且不報縣，先盡上頭

通報，過後再到縣裡去報。你想想看，使得使不得？

　　「老張道：「話都沒有說過，怎麼老爺去報起來？」皮仁道：「同誰說話？」老張道：「誰拿的強盜，就同誰說話。」皮仁

道：「在我境上拿住的，難道他還要送到別處去不成？」老張道：「書辦也不管這閒事，剛才聽見那個姓包的同那位少爺說道：

『如今交給了他，也不怕他放掉一個。咱們見了巡按大人，若是大爺說不來，我幫著大爺將這件事從頭至尾說個明白。』書辦聽見

這話有些不對勁兒，我就順便打聽巡按大人同他們是個什麼交情。誰知是柳大老爺的門生，柳太太正要去找他呢。

　　老爺想，這口水兒吃得下吃不下？」皮仁聽說，冷了半截，說道：「既如此，我為什麼給他們管強盜？倒沒有那麼大工夫。叫

人抬到他們那裡交還了罷。」老張笑道：「老爺這些話，都不是對書辦說的正經話。」皮仁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，誰合你說笑

嗎？」老張笑道：「隨老爺怎麼辦，書辦如何知道呢？老爺沒有什麼吩咐，書辦出去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皮仁叫住道：「你站

著，咱們再商量。」老張道：「老爺各自拿主意。」

　　皮仁道：「你給我拿個主意，到底是辦還是不辦？」老張道：「書辦沒有什麼主意，請老爺自家做主。」皮仁道：「辦不辦與

我總不相干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」老張冷笑道：「辦呢，老爺升官；不辦呢，老爺壞官。」皮仁道：「我不懂，你倒說給我聽。」

老張道：「書辦不過混說，老爺怕不明白。」皮仁笑道：「你既知道我的心事，何不替我想一個主意。」老張道：「老爺實在心裡

要怎麼辦的道理，不要藏頭露尾，半吞不吐的，揀直對書辦說了，書辦好拿主意。」皮仁道：「我的意思，要求柳太太，叫他將這

幾個強盜給我去辦。柳太太他怕死了強盜，聽說我要，再沒有不依的。你說使得使不得？」老張搖頭道：「這還不是正經主意。」

皮仁放下臉來說道：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難道我叫你進來開心嗎？」老張道：「老爺請息怒，書辦見老爺這些說話，都不是要辦的

實話。如果要去求柳太太，豈有柳太太住在咱們鎮上，連個人兒也不差去請請安，一口水兒也不送去請人喝喝，平安的跑去問他要

強盜。那柳太太未必是個傻子。就算柳太太肯了，那個姓包的同那大少奶奶出死力拿著強盜，白叫人拿去升官請賞？除非老爺是他

們的什麼，這倒論不定。若白不相干的，這就難說了。」皮仁道：「我豈不明白，但不知那姓包的是怎麼意見？」老張道：「姓包

的有什麼意見？人已交給了老爺，等著巡按大人合老爺要強盜，少了一點兒就是亂兒。」皮仁道：「依你的意思是該怎麼辦呢？」

老張道：「書辦的意思說出來，老爺必不肯辦，所以書辦也不便說。」皮仁道：「你只管說，如能行得，再沒有不依的。」老張

道：「既如此，頭一件事先著人送些蠟燭、茶葉、點心過去，說道：『老爺現在審著強盜呢，一會兒再過來請太太同少爺、少奶奶

的安。』這裡趕緊備個便飯送去。等書辦私下去見老包，同他商量，只要他肯將事辦妥了，咱們就給他一個連夜通詳。一面知會營

縣多撥兵丁民壯，老爺將幾個強盜親自解到按院衙門，那按院大人歡喜，保上一本，老爺立刻就是知縣。

　　若錯了這個辦法，叫別人辦去，老爺一定是革職，還要留在這裡拿那逃走的十幾個強盜。老爺想，咱們這裡連個賊也抓不著一

個，不是說是強盜，那就難說了。」老張的一席話，將皮仁說的啞口無言，想了一想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我依著你辦，姓包的總在

你身上。我的光景，你是知道的，總盡我的力量就是了。我去叫他們收拾晚飯，一會兒聽你的信罷。」老張道：「這件事，書辦盡

著心給老爺去辦。老爺斷不可張揚。各處的捕快常有到咱們鎮上來踩緝，倘若叫人知道，這事就有些拿不定。」皮仁道：「很是。

你就去罷。我若得了知縣，必定重用你。」

　　老張道：「總是老爺的恩典。」皮仁去張羅晚飯，送東送西，上房裡忙做一堆。

　　老張心中有了主意，慢慢走到劉秀才家來。只見包二爺同劉大爺站在院子裡謙讓。老張問道：「二位謙些什麼？」包勇道：

「劉大爺一定要備晚飯，咱們太太說斷不敢當。劉大爺說已經辦現成了，這怎麼說呢。」老張道：「罷呀，劉大爺是個孟嘗君，最

愛做個人。包大爺再上去回聲太太，領了劉大爺的這點心罷。」包勇見他情真，只得上去回過太太，出來稱謝，領了盛意。劉秀才

進去料理。

　　包勇在車上取馬褥子，鋪在地上，就邀老張同坐。老張道：

　　「那件事敝官府有點眉目，總要請教大爺是個什麼光景？」包勇道：「我是個直爽人，瞧你們的那個官兒，也是擠不出大血

的。我也不要他的一千八百，只叫他好好的給我一百兩光邊紋銀，趕車的同夫子們，叫他每人賞一兩銀，今日晚上送來。

　　你去生發他多少，我也不管。我這裡頭明叫你發個財，但是他一會兒也斷拿不出這些。你不如叫他寫張票子給你，就說你替他

借銀子給咱們，叫他過幾天設措還你，也就很好。若是馬上逼他拿出來，就逼死他，也是無益的事。」老張道：「大爺見得是，我

就在這裡謝謝。」說著，跪下去磕頭。包勇忙拉住說道：「強盜的那幾匹馬，是我要的。你這會兒過去，就給我拉過來，一同好

喂。」老張道：「那容易，我就去叫人送來。竟是這樣，遵命去辦。」包勇點頭，老張辭別，歡喜而去。

　　劉秀才裡面送出飯來，卻是大盤大碗。包勇接著送了進去。

　　玉友擺好盤碗，替太太斟酒，夫妻兩個坐下，一同暢飲。正吃的高興，皮老爺又送飯來，包勇叫他們抬到上房，柳太太瞧了一

瞧，命大奶奶將清淡些取一兩樣過來，桌上肥魚大肉換下去，都叫包勇拿去吃飯。包勇答應，搬到院子中間，擺在地下，將趕車的

同夫子們都叫出來，大家同吃，又打上十來斤酒。包勇領著他們坐了一地，吃得鬧熱，唱的唱，說的說。只見巡役拉著三四個馬

來，包勇起身接了，拴在樹上，就叫巡役也來喝酒。

　　又烙了些餅，下些面，叫他們儘量吃個大醉大飽。

　　老張來找包二爺說話，包勇連忙站起身同到東廂房裡。老張笑嘻嘻的在懷裡掏出兩大包銀子，遞與包勇說道：「請大爺收了。

「這還有二十五兩銀子，是賞夫子們同趕車的。」包勇將兩大包接了，揣在懷內，手裡拿著小包兒問道：「你的呢？「老張道：

「蒙大爺提拔，晚生發五百銀的財，他寫了一張借票，用上印，總在十月以內歸還，明日先給五十兩。」包勇道：

　　「也罷了，拿幾兩銀子買點產業，也夠你下半輩子的過活。」老張千恩萬謝道：「蒙大爺的恩賜。」包勇道：「不用提起，咱

們去喝酒罷。」老張道：「本該陪大爺坐坐，我還要趕著去辦詳稿。」包勇道：「既如此，倒不便留你了，竟請罷。」老張去後，

包勇來到上房，將小丫頭支使開去，就將上項事情回明太太，懷裡取出銀子來。柳太太道：「這是你辛苦來的，快些收去。」包勇

道：「全是大奶奶的力量。」玉友道：「我不過助你的威勢，今日若非有你，我如何成得了這功？你竟收去罷。」包勇取了一封，

謝過太太，收在懷裡。柳太太命大奶奶也收下那封銀子。包勇出去，將皮老爺賞的二十五兩交給眾夫子同趕車的，均勻分散。眾人

大樂，都去歇息。到了五更，就收拾起身，人人高興，望著大路揚揚而去。包勇回過太太，將兩匹好馬送給劉大爺，作為謝禮不

提。

　　且說老張來見皮仁說：「銀子全已交代。包二爺說請老爺放心，太太同大爺見了按院，一字不提，有可以為力的地方，還要替



老爺說句好話。」皮仁聽說，歡喜不盡道：「咱們連夜就通詳罷。」老張道：「先給他個通稟，再備詳文。差個能走道兒的弓兵，

多賞些盤費，他就起身，兼程趕去投遞，然後再趕著通詳，這就辦得結實。」皮仁贊道：「很是。你就在這裡辦起稟稿。我叫人去

請幾位相公來，幫趕著寫。」老張答應，立刻在簽押房裡辦了個稟稿，遞與皮仁，在燈下念道：

　　銅山縣東鄉鎮巡檢司皮仁謹稟大人鈞座：敬稟者，竊卑職自任事以來，凜遵憲諭，時刻留心捕務，不敢偷安。茲於本月初四日

申刻，據弓兵黎金等稟稱，有強盜數人手執器械，攔劫行客。卑職聞報，立即帶領弓兵、保甲人等親身往拿。該犯等意欲脫逃，抵

死拒捕。卑職帶領弓兵奮勇格鬥，將該犯等七名全行打傷，一並擒獲。現在移詳營縣，俟兵役到鎮，卑職親自解赴憲轅，聽候審

辦。除備文照例通詳外，合行先具蕪稟。恭請福安，伏維慈鑒。卑職仁謹稟。

　　皮仁念著，一面點頭。念完之後，說道：「很好。快些寫起來。」門上進來回道：「請了兩位會寫字的相公，在書房裡坐著

呢。」皮仁吩咐點燈出去，又叫老張趕著寫出一個來做樣子。鬧了半夜，寫完通稟，賞了弓兵盤費，連夜差他動身。

　　初五一早，營縣的兵役到齊。皮仁叫木匠連夜做下木籠，將強盜裝入籠內，親自起解。一路小心管解，直到了按院衙門。

　　審出實情，果然是屢次行劫殺人的首伙盜犯。按院大人歡喜皮仁認真緝捕，將他提拔起來，後來竟做到知縣。那老張發這注大

財，置些產業，竟享了後半世的安樂。這些都是後話不提。

　　柳太太們從此暮宿朝行，又走過幾站，不覺到了清江縣，是下船的碼頭。包勇尋客店住下，卸去大車，將靈柩抬到碼頭上，卸

掉了槓，就有船行裡來攬買賣。包勇同著到河下看來看去，揀了一隻荊州划子，講成一百五十兩銀子，送到江西南安府交卸。當時

立了行契，兑交一半銀子，轉來回過太太。那些趕車的同夫子們，都得柳太太的賞賜，十分感激，俱要等著伺候太太上船。包勇又

將那三個牲口賣了二百五十吊錢，將船上的米炭菜蔬辦了個全備。趁著夫子們就將靈柩安設中艙，請太太們下船。柳太太住在房

艙，柳緒夫妻住在官艙。柳太太因他們沒有成親，到底不便，況且孝服已過了兩年，心中急欲抱孫，所以來到路上叫他兩個已成了

夫婦。此時下船，就令兒子媳婦住在官艙，包勇住了頭艙。諸事齊備。祭過河神，放了一大串鞭炮。船家道過喜，大篩著金鑼，扯

起布帆，開船前進。

　　柳太太自從上道以來，在車裡早行夜宿，十分勞頓，今日坐了大船，覺得異常爽快。船中無事，娘兒兩個提起當年無可倚靠投

入尼庵，「若不是老師父慈悲留住，我娘兒兩個已為乞丐，如何得有今日；又蒙他師弟兄們慇懃照應，不致凍餓。去年春天那一場

大病，可憐智能衣不解帶的服侍我一個多月，將他的衣服當個罄盡，給我服藥調理，同自家兒女一樣。可憐那天見咱們起身，哭的

發暈，你叫我這段心腸如何丟得他下？」

　　說畢，母子掩面而哭。

　　玉友再三勸慰道：「太太不必悲念，既蒙慈愛智能，媳婦不敢隱瞞。稟知太太，將來總有見面之日。」柳緒忙跪在膝前，哭泣

不語。柳太太道：「你這是仔嗎呢？」玉友說道：「因太太提起智能之事，其中有個緣故。那年賈府的鳳二奶奶帶著寶二爺同蓉大

奶奶的兄弟秦大爺，在庵中住著料理喪事，智能同秦大爺有終身之訂。誰知秦郎壽短，此事中止。那年太太到庵之後，他見咱們大

爺聲音笑貌活像秦郎，因此一段癡情，又有終身之念。自愧未曾蓄髮，不敢啟齒。又不料師父剛死，璉二哥給媳婦成了這段姻緣，

因此他更加悲苦。媳婦知他兩個有這一段難說的苦情，已再三諄囑，令其蓄髮靜守，慢慢稟知母親開點慈恩，接他來了結一段姻

緣。不意母親心中十分垂念智能，媳婦不敢不稟明緣故。」柳太太扶起兒子，點頭歎道：「你們既有這些緣故，對我說明，這又何

妨。將來這事怎麼了結，只好寫書子托賈府上帶他回南，再作商量。」娘兒們說了一會，又問起：「你怎麼學會彈弓騎馬？」玉友

道：「六七歲時，跟著父親在間壁淨土寺裡唸書，寺裡有個燒火老和尚，他本是少林寺出身，又會看相，他對我父親說，』這個姑

娘要叫他學些男人們的武藝，將來很有用處。』父親問道：『叫他學個什麼武藝？』那和尚道：『舞槍使棒都不可少。我先教他學

個輕鬆些武藝子。』就傳我打彈子，成天家不住手的學，直學過五六年，才成了功。和尚道：『有這樣本事，一生受用。這叫做隨

心彈子，不拘要打那裡，隨心所欲，百發百中。』後來到了饅頭庵，閒著無事，在後院裡同那些師弟兄們學騎牲口。」柳太太道：

「怨不得我那天見你上馬比緒兒還靈便。」柳緒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教我打彈子。」玉友笑道：「要拜師父的那麼容易，拜也不拜

就教你？」柳緒道：「我拜，我拜！」說畢，對著玉友跪將下去，一連氣磕了七八個頭。惹的柳太太哈哈大笑。

　　把個玉友面脹通紅，笑道：「你真是個傻子！叫船上的瞧見，像個什麼樣兒？」柳緒道：「我拜師父，這怕什麼？」大家說笑

了一回。自此柳緒盡心盡意學打彈子，後來倒也學了些工夫。

　　且說船中行了幾日，這天已到揚州，在碼頭上將船暫為停泊。那碼頭上先有一隻官船停著，柳緒在艙望那旗上寫著：「禮部大

堂」，看那船是只大沙飛船，前後的旗槍牌傘俱極體面。柳緒正在觀看，不覺兩船早已相並。見那船艙裡站著一人，瞅著柳緒忽然

叫了一聲「哎呀！」不知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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